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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司马攻散文的人格本体性 

 

陈剑晖在《中国现当代散文的诗学建构》中专门讲到散文作家的“人格主体

性”，对于作者的作品来说，这种分析无疑是重要的。本章将沿着这条思路，将“人

格本体性”折射到他的作品上，也就是更加侧重于散文文本所传达的人格主体性，

这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精神主体的独创性与心灵自由化，融入与表现本真的生

命内涵，禅宗式、哲思式的诗性智慧。本章将从司马攻散文中选取最适合的例文

来阐述其散文的人格本体性。 

 

第一节 精神主体的独创与心灵的自由化 

 

任何一个优秀的作家，其作品都是作者人格的一种写照。对于散文创作者来

说更是如此，因为散文是最接近人的心灵的一种文体，正如作家雷达所说，“散

文是与人的心性记忆力最接近的一种文体。”在散文创作中，作者无时无刻不在

透露着自己的人格秉性，散发着自己的精神气质。“幕隔开，因而他的主观感情

表达得最为直接，个性流露也最为鲜明。”
[1]
对于司马攻来说，也是如此。司马攻

的散文总是不经意就传达出他独特于其他人的东西：他敏感多情，笔调温和，对

各种平淡之物也能化俗为雅，写得意蕴深远，耐人回味。 

笔者认为，司马攻的散文之所以呈现出这样的特点，跟他个人的成长经历是分不

开的。第一，在于他青年时期移居泰国的经历，这样的移民经历使他的文章总是

带有绵绵的乡情，也影响了他其他题材的文章。司马攻自己也说，“假如我不是

身在海外，假如我少年时没有在中国居住过，假如我没有两个‘故乡’，那我也

不会写出如此这般的散文。”
[2]
第二，被泰国这样一个“微笑的国度”的本土文化

所感染的本土文化所感染，使其温和而友善，他在论及人世凡事时，有一种悲悯

和淡然的禅意。第三，移居国外和成功的商业经历，使得他不受政治和经济的束

缚，可以比较自由地思考和抒发感情，也不用考虑成名获利；他的写作甚至是从

商之余的调和，是在物质上的充实后，希望获得精神上丰富的一种平衡，这样的

写作状态自由而纯粹。正是基于以上三个方面的原因，使得司马攻的散文有着鲜

明的个性特征。以下笔者将结合他的作品具体分析。 

                                                        
[1] 陈剑晖，《中国现当代散文的诗学建构》，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 年 11 月 
[2] 司马攻，《明月水中来》，八音出版社，2005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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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情色彩浓郁是司马攻散文的一个特点，他有许多篇章都是围绕这个主题而

下笔的。“司马攻的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是在中国的故乡中度过的。这正是长身

体长知识的时期,是一个人的人格和意识形态定型的时期,因此,这一段在故乡度

过的岁月,便在他的心灵中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到了泰国之后,虽然每天拼搏

于商场,但故乡的影像却无时无刻不在他的脑际回旋,这样,当他执笔为文时,故乡

的形象便自然而然地流于笔端。”
[1]
如第一章所提及的《明月水中来》就是这样的

典型。而《故乡的石狮子》，《祖母的芒果树》也是集中抒发对故乡的思念之作。

在《故乡的石狮子》中，作者寄“乡情”于石狮子，写得颇有童趣。童年时，作

者作为一个顽皮的小男孩，石狮子曾是它惟一的玩物。“课余时间，这里没有木

马，没有翘板，更没有秋千架，我便经常地趴在石狮子身上玩。抱着它的头，摸

它突起的眼睛，凸出的鼻子，更能引起我兴趣的是它口中的那颗圆圆的石珠。”

由于在童年时结下的单纯而牢固的感情，作者离开故乡四十多年，对家乡的景物

有些已依稀难记，“但总是忘不了我家祖祠门前的两头石狮子”。即使到了泰国，

见到了泰国式、缅甸式的石狮子，但总觉得陌生，少了几分“亲切感”。这种感

情显然是碍于深埋在心底的“乡情”而对异国他乡同类事物的排斥。总觉得故乡

的东西是最好的，因为它是曾经生活的承载物，自然多了一份情感的色彩在里面。

这种经历就是作者十分个人化的情感，具有独创性的特点，这是他人无法复制和

模仿的。 

我们再来看看司马攻的善良温和的笔调。我觉得这是司马攻的奇特之处，中

国有句话叫“无商不奸”，司马攻作为一个商人，其作品却处处洋溢着人情味，

对身边的人，对身边的事物都有一种悲悯的情怀。这缘于作者把两种身份区分得

很清楚，就像作者自己所说，“我承认，我的神经分裂得颇为‘成功’，我措理

商务时，忘了自己是司马攻；当我写文章时，我是百分之百的司马攻。”作者确

实是分裂成功了，在他的文章里，丝毫嗅不到一丝商人的气息，看不到斤斤计较，

只有大气和淡定。在《倒茶》一文中，作者写了自己如何养成给来客倒茶的习惯，

作者写这样一个小小的生活习惯，目的十分单纯，正像当初养成这样一个习惯一

样，是没想那么多的。“倒茶是轻而易举的事，但祖父和父亲都是说这是‘家教’，

而我却不知 ‘家教’是什么，只管我的‘倒茶’。”即使在当了砖石店的总经理

后，由于店里打杂的有其他工作，“倒茶之事便常常落在我的身上。”作者也没

有计较那么多，还是经常给顾客倒茶。后来有人在报纸上写文章说，“倒茶”对

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似乎倒茶成了一种经营手段和策略。尽管作者对此颇不以为

                                                        
[1] 陈贤茂，杜丽秋《文坛双璧 交映生辉——司马攻梦莉散文之比较》，《世界华文文学论坛》        

  2003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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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但还是自问道 “我的勤于倒茶会不会被人认为这是一种手段。”这是作者的

一种天真而朴素的担心，也是对“中华文化伦常中的小小环节——倒茶”被人利

用的嘲笑。但后来作者也平静了，不理会那些人的胡乱的想法。因为“我的倒茶

并没有别的用意，连小时曾经接受过的，倒茶是一种‘家教’的念头也不复存在。

倒茶只是我的习惯……”。从养成倒茶习惯的无所欲求，到面对质疑时，在内心

对这种无所欲求的习惯的坚持，都显示了一个温和大度的人的形象，这是商场之

外的“司马攻”，也是其精神面貌的真实写照。这受益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谦和”

与“微笑国度”泰国的“善良”品性的双重熏陶所得。王淑秧在《司马攻印象》

中写到“像司马攻先生这样亦商亦文，以商助文，正说明他与铜臭不相干的精神

境界。”
[1]
司马攻既是一个亦商亦文的复合体，也是一个边从商、边从文的分裂体。 

我们再来看看司马攻散文对心灵自由化的追求。所谓“心灵自由化”，就是

作家对个人内心世界的自由探索。心灵的自由在散文中之所以重要，根源于散文

本身作为一种无拘无束的文体，对真实表达内心感受的重视。“散文对生活的表

现不应仅仅停留在对现实生活的忠实临摹的层面，而应当侧重于对人的‘内宇宙’

的开拓，即表现出心灵的热情和自由自在的存在。”
[2]
 “如果一篇散文作品不能

表现出一个人心灵的质量同时加深我们对心灵存在的理解，则这样的作品无疑是

失败的。”
[3]
司马攻的散文中就有对心灵存在的追问，比如在《云与水（外三章）》

中，第一篇“问雁”，开篇就把外界之物与内心之物联系起来，“雁！你们是雁，

为什么偏偏要在碧空上排个人字？而我是人，为什么在我心中深深地嵌着一只

雁！”作者感慨时代变迁后雁还是南来北往，不停息地飞翔。之后，作者就把笔

触指向了自己的内心，问道“而我心中的雁呢？是从哪一雁阵中掉下来的！”。

作者没有停留在对大雁的描述上，而是把自己内心的情感和雁联系起来，自由抒

发。就是在这样一两百字的篇幅里，作者完成了从外而内的心灵探索。还有第三

篇“珍藏的泪”，也是这样短小而精悍的作品。泪由眼中流出，作者却将其藏进

心里。这篇文章，作者就是在盘点着自己所珍藏的泪，此时的泪已经不是单纯的

生理反应，而是一段段生命经历的结晶——“每一滴泪代表着我生命的每一个转

折点；每一滴泪有着一件悲苦的故事；每一滴泪是我为我最爱的人而献出。”“我

把你这些珍珠般的眼泪，在我的心田深处编成一串珍珠项圈，我珍爱这串泪的珠

圈。”作者以诗一样的浪漫语言把“眼泪”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我认为只有在

诚恳地面向内心时才能作出这般细腻的描述。首先是对内心苦难和委屈的承受，

继而把这些苦难和委屈都咀嚼成诗篇。这样的文章读来情感充沛，作家的内心世
                                                        
[1] 王淑秧，《司马攻印象》 
[2] 陈剑晖，《中国现当代散文的诗学建构》，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 年 11 月 
[3] 同上。 

 12



 
 
 
 

 
 

《论司马攻的散文创作》 
 

界和人格形象也呼之而出。司马攻作为一个年轻时离开故乡的移民，作为一个在

商场打拼多年的生意人，其间必然有曲曲折折的经历，和比常人更多的心路历程。

这时作者面对内心的情感，可以比较自在地遨游其间。 

 

第二节 融入与表现本真的生命内涵 

 

本真，即真实、纯真、赤诚。陈剑晖认为，散文意在表达作者三个方面的本

真：心灵的本真、感情的本真和生命的本真。这三个方面互相联系，层层递进。

只有抱着一颗纯真无邪的心，才能完全无掩盖地发出自己的感情，在表达了自己

的真实情感后，经过提炼，可以抵至个体甚至人类的生命内在世界。而那些不能

做到表达“本真”的写作者，“他们不是以整个的生命，以赤裸诚挚的心灵去感

知事物、去拥抱世界，而是将自己包裹起来，以伪装的满身披挂代替对生命的全

部理解。”
[1]
这样的散文只是一些矫情的，无病呻吟的文字堆积。司马攻的散文有

自己的精神诉求，就像他自己在序言里说的“虽然我的文章大多数是在孤独和寂

寥之中写成的，但是我的作品并不是无聊的文字，也不是商余的产品。我写文章

有我的理想，我曾经为了写文章而放弃了一些商务。”
[2]
我们纵观司马攻各个时期

的散文，都可以发现他是言之有物的，从散文集《明月水中来》到《人妖·古船》，

中间隔了八年，所以，第二本散文集是不吐不快，非写不可的真情文章。特别是

其中的悼文，写得真切质朴，隽永深厚。 

“生命的内涵”也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从美学的角度讲，生命本身就是一种

美。生命有力量美，有变化美，有创造力的美。所以，把“本真”和“生命内涵”

结合起来，就是把“本真”作为“生命内涵”的一个重要元素——虚假造作的东

西根本谈不上具有生命的内涵。 我们追索司马攻散文对本真的融入与表现，是颇

有价值和意义的。 

在《玉溪三题》中，第一篇“抗浪鱼”写这种鱼终生抗浪，作者问道“它究

竟抗的是什么？梦想的是什么？追求的是什么？这只有抗浪鱼自己知道。”作者

写抗浪鱼的这种精神，也是在思考自己的价值观：一种鱼类况且如此，作为一个

人，我们是不是也要有所追求，有所梦想。作者讴歌抗浪鱼的这种拼搏精神，为

生命体的不屈服而动情。他写到，“我默默的为抗浪鱼的顽强斗志以及执着而赞

叹。”特别是后面写到有人为了捕杀抗浪鱼，就是利用了抗浪鱼的这种斗争精神，

（捕鱼人故意制造出“假潮流”来诱捕抗浪鱼）。作者深为痛心，因为人类不仅

                                                        
[1] 陈剑晖，《中国现当代散文的诗学建构》，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 年 11 月 
[2] 司马攻，《明月水中来》，八音出版社，2005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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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学习赞叹这种进取的精神，反而利用鱼的进取精神捕杀它，这种欺骗手法让作

者为人类而自惭形秽。 此刻的作者叩问自己的内心，不由生出对同是生命体的抗

浪鱼的同情，同时也祝愿这种强大的生命力生生不息，繁衍下去。即使人类一时

得逞了，真的捕获了一批批的抗浪鱼，但是“抗浪鱼没有被捕完，抗浪鱼的故事

也讲不完……”作者赞美生命力，赞美拼搏精神，赞美顽强，赞美坚韧，这不正

是所有生命体都应该学习的品格吗？作者写“鱼”，写“人”，最后其实写到了

一切生命体的本质，这是感情的本真，也是生命本真的体现。 

司马攻对生命本真的集中关怀在于他的悼文。一是因为悼文这种特殊的主题

容不得半点的亵渎，所以写作悼文往往是情到浓处，悲从心来的产物，司马攻在

《人妖·古船》的序里谈到他的悼文时写道：“这些悼文是我不想写，不愿写，

而我与逝者生前的感情，骤然间人天两隔，一阵阵怀念之情涌上心头促使我动笔。”
[1]
散文理论家傅德岷也谈到，“思人念物，追怀往事，由于这些人和事同自己有着

切身的关系，痛则切肤，悲则彻骨，写出来的常常是情深的好文字。”
[2]
所以古今

中外的悼文，通常都让人动情。二是因为对逝者的追忆也是对生人的鼓励，对在

世者的安慰，以及反思生命的无常和匆忙。陈剑晖认为，就生命的表现形式来说，

死亡也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任何一个对生命敏感的作家，他都要涉及到生命与

时间，这也是文学作品的深度之所在。另一方面，死亡还表现了人对存在的恐惧。

由于意识到生命的短暂，所以导致了生命的焦灼，或者对生命产生了一种哀愁一

种悲悯。”
[3]
因此，对悼文的研究是对一个作家心灵的深层的探究，可以发现作家

对生命的态度，以及对人世感情的态度。胡凌芝就有一篇文章专门分析了司马攻

的悼文《怆怀瓣瓣寄真情——读司马攻的悼念文章有感》，为我提供了很好的研

究蓝本。该文以“真情”为关键词，分析了每一篇悼文所表达的对逝者的怀念之

情，他评价司马攻的悼文“营造出枪凉凄伤的氛围, 表达了真切质朴的情怀, 在

平实的文字中蕴含着隽永深厚的意味”
[4]
。本文试图换一个视角，以“生命”为关

键词，探索作者对生与死的联系、转化的感慨，这样的分析更具有诗性，也更有

深度。 

如《岁月，留不住一个黄昏的残梦——悼吴继岳先生》。作者记载了与吴继

岳先生的交往和去医院看望吴先生的变化。吴先生逝世的那天，作者感慨自己的

祝愿没有实现， 

“三月三日下午，我接到你逝世的消息，据我到你家拜年刚好是一个月。我

                                                        
[1] 司马攻，《人妖·古船》，八音出版社，1998 年 2 月 
[2] 傅德岷，《散文艺术论》，重庆出版社，2006 年 1 月 
[3] 陈剑晖，《中国现当代散文的诗学建构》，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 年 11 月 
[4] 胡凌芝，《怆怀瓣瓣寄真情——读司马攻的悼念文章有感》，《海外华文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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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祝福的吉祥话：‘祝你身体健康，诸事如愿。’这两句话对于你都落空了。

你没有恢复健康，也不能如愿，你走了，遗下一个黄昏的悬望而溘然长逝了。 

日薄西山，钟鸣漏尽，无情的岁月终留不住一个黄昏的残梦。” 

凡人的祝愿往往只是一种自我安慰，能不能起到实际的功效，是不能抱太大

希望的。作者感慨岁月无情，生前好友就这么离开了，最后的生命不过是一个“残

梦”了。一个月前，这个人还能说话，还能同你交流情感，一个月之后，这个人

已经不在世上，生命的美，生命的创造力就这样消失了。作者以一颗纯净的心面

对这种凋敝，忍不住伤悲。 

如《看你在火光之中——哀悼翁永德》。 

“你的生命已滑到人世边缘，二十四小时的短暂时间，正为你的寿命开始倒

数。 

我这回看你，并不是平常的问候，而是死别。 

…… 

昨天，这相片是你的肖像，今晚，我悲瞻你的遗容。 

…… 

看你，在火光之中，我含悲送你故去。 

唉！阴阳之隔就在火里、火外！” 

我相信每个人面对这样的文字都会动情。这样的篇章当是作者“盈着满框眼

泪，酸着鼻，悲痛地写出来的。”
[1]
当一个人的生命即将终结，此时的每一秒钟都

变得非常神圣，因为一个生命慢慢从世界上消失，很多的记忆将随之远去，你再

也触摸不到。昨天还是肖像，今天就成遗像，仅仅是短短的二十四小时，从生到

死，从有到无，从纷繁辉煌到平静安息，与之有关的东西都变了；而且这种变化

再也无法挽回，不可逆转，怎不叫人唏嘘。但就像海德格尔说的，我们每个人都

必须面对死亡，但正是死亡使人更像人，这是人的本质。是死亡让旁观者思量逝

者生前的种种行为，是死亡让旁观者反思自己“生”的意义和价值。死亡因此有

了诗意和寓意。司马攻沉浸在无尽的惋惜与伤悲中，他把自己的感情融入了其中，

这是体验生命的形式之一，司马攻以一颗经历过各种变迁（移民、经商、旅游各

国）的敏感心灵，去感知命运的无常。读者也跟着他一起怅然，并且情不自禁地

融入这种气氛中，与作者一样变得纯真与美好。 

 

第三节 禅宗式、哲思式的诗性智慧 

司马攻的散文在表现“哲思”方面是非常突出的，梦莉在为《明月水中来》

                                                        
[1] 司马攻，《人妖·古船》，八音出版社，1998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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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序时，开篇总结司马攻散文的特点就提到这点，“他（司马攻）的那些流畅的

文字，细腻的笔触，以及寓意深长，充满着人情味，蕴着哲理的佳作，真是脍炙

人口……”
[1]
寓意深长，蕴含哲理是司马攻散文的重要特点之一。胡凌芝在评价司

马攻的散文时用了三个词：散广、深邃、高雅。其中的深邃就是指“他的散文思

想敏锐、内容丰厚，而含深邃的意味。”
[2]
倘若我们把视野扩展到他的小说，可以

发现，司马攻比较关注突然的变化，擅于制造情节起伏，让文章意蕴深远。林承

璜称这种手法为“尺水兴波”的艺术技巧，并评价他的小说“篇幅都很小,但容量

却都很大,艺术感染力也都很强烈, 足见其功力之深。”
[3]
同样的功力运用在散文

中，就表现为想象力和创造力；把一些平常的事物和重大的主题联系起来，使得

写作对象不只停留在表面，而是挖掘出了其另一个层面的东西。陈剑晖在谈到“散

文的诗性智慧”时认为，它是构成散文本体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创造性、想

象性和审美性的融合；而智慧，是对于知识的反思和超越，是对于事物‘所是’

的穿透性的追问。”
[4]
按陈剑晖的说法，禅宗是中国传统诗性智慧的最为集中和典

型的凝结，禅宗侧重对事物感悟的非理性思维。哲思是西方思辨哲学的凝结，它

是以理性思维为基础，从现象出发而后直逼事物核心的阐释方式。司马攻由于幼

时曾在中国接受过传统文化的教育，骨子里流淌着传统文化的血液，所以他的散

文里时常有禅宗的妙语；又因为司马攻成年后在泰国接受的不一样的教育，游历

欧美的国际视野，使他的思辨能力也得到了锻炼。所以，我们在司马攻的散文里

能看到这两种智慧。 

 ㈠禅宗式的诗性智慧。禅宗式的诗性智慧讲究“悟”，比如几件看似不经意

的事情背后有某种联系，这种联系可能是非理性的，没有逻辑关系的，但是确实

有不可说破的、冥冥存在的关系。禅宗不特别要求修行环境，而随著某种机缘，

偶然得道，获得身处尘世之中，而心在尘世之外的“无念”境界，而“无念”的

境界要求的不是“从凡入圣”，而更是要“从圣入凡”。得道者日常生活与常人

无异，而是精神生活不同。在与日常事物接触时，心境能够不受外界的影响，换

言之，凡人与佛只在一念之差 

比如《兰姐》讲述了几件和兰姐相关的小事，第一件是兰姐在窗口挂着两盆

风兰,后来“我”说叫她拿回去，因为这是厂里的规矩，她就把风兰全部送给了别

人；第二件是兰姐病重后，向“我”辞职时有一个要求：就是她希望能留在工厂

                                                        
[1] 司马攻，《明月水中来》，八音出版社，2005 年 7 月 
[2] 胡凌芝，《散广、深邃、高雅——司马攻散文格局之我见》 
[3] 林承璜，《追求“尺水兴波”的艺术技巧——略谈司马攻三篇不同类型的微型小说佳作》，《世 

 界华文文学论坛》，1998 年 3 月 
[4] 陈剑晖，《中国现当代散文的诗学建构》，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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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宿舍里养病，但是“我”没有答应她，也是因为厂里的规矩。后来兰姐死去了，

“我”才猛然悟到：为什么不可以有例外呢？所以“我”这次强烈要求“破例”

为兰姐赠经。但是即便如此，又有多大意义呢？作者懊悔道“这一次的例外对兰

姐有什么好处呢？假如她得到的是第一次、或第二次的例外，对她的心灵多少有

些安慰，现在呢？就是有更多的例外对她也是一无所补的！”人死不能复生，即使

现在为她破例，为她做很多的事，也不起作用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司马

攻面对兰姐感到很愧疚，也因此参透了一个道理“凡事都有一个例外。”尽管作为

工厂经营者作者遵守商业法则，严格管理也是题中应有之意，但是他意识到自己

可以更加随意一些，不应拘泥于固定的模式，以无为的心态去面对一些棘手的问

题。就让它发生吧，又能怎样呢？反倒是严格遵守那些规定会限制人与人和睦交

往的机会，也错失了向善的机缘。作者能悟到这一点，从中解脱，并诚心改过，

体现了禅宗式的智慧。 

《化得水仙开花来》，也是一篇充满禅意的文章。作者认为世间到处都有缘，

但是缘分又看不见，摸不着。有些人会相识成为挚友，有些人认识后便忘了，有

些人相识带来喜悦，有些人相识带来痛苦。为什么会这样？是一切注定的吗？这

就是“缘”，解释不清，但好像冥冥存在。作者写到血缘，认为人是随缘来到世上

的，从出生的那一天起，谁是你的父亲母亲，谁是你的兄弟姐妹，这种亲缘，是

先天注定的，也是无法选择的。至于后来，你的老师和同学，同事和朋友，一个

一个在你的生活里出现消失，那也是缘。你可以选择，但多半是随缘而聚，随缘

而散。有的你把握了，成了你的好朋友或爱人，但更多的却只能与你擦肩而过，

很快就走出了你的视野，成为路人。佛家说，同船过渡是缘。上船是缘的开始，

如果船上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船一靠岸，各走各的路，也就是缘的结束，那么这

份缘是很浅的了。就像他和读者的关系，如果没有缘，读者怎么偏偏于那么多文

章中，读了他的作品。有些读者继续读，这缘就建立了；有些读者不读了，这缘

便断了。作者写到当初有位朋友就是因为看了他的《水仙，你为什么不开花》而

买了水仙给他，两人因文学而结下了缘。结尾作者写到“人有缘，地有缘，花有

花有缘，文学也有缘。”全文一气呵成，都是在探讨“缘”这种东西，这种看似玄

妙却又实实在在的东西。所以我们说司马攻骨子里是流淌着中华文化的血，他信

缘，这是一种大智慧。 

    ㈡哲思式的诗性智慧。哲学就是一种反思，哲思智慧体现在对平常事物的深

度思考，探究其本质，并分析它与外在的联系。哲学在于不糊涂，能把世界看得

更清楚分明而不是将就即可。“诗性”是说以富有诗意的语言来呈现这种智慧，因

此，“哲思式的诗性智慧”是理性与感情的完美结合。要写出这样的文字不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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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细心观察和体现，也需要作者擅于思考。司马攻的散文里就有许多这样的

思考。如《鸽子的悲哀》，作者写到鸽子的可悲在于被人类欺骗，人们并不是真

心的喜欢鸽子所谓的和平使者的含义，而是在乎它的肉香。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

了这一点，讽刺了人们的虚伪行为。 

“可悲的鸽子被聪明的人利用了，人们真正赞美的不是它的‘和平’，而是它

的香甜的肉味！ 

早上，广场上飞起了千万只鸽子，人们鼓着掌，飞啊！飞啊！代表着友谊，

象征着和平的和平鸽在飞翔。 

晚上，大厅里的餐桌上，放着一盘一盘的红烧鸽子。早上鼓着掌的人们，又

鼓着掌，请啊！请啊！他们很友谊地将和平鸽吃掉了！” 

自己象征和平，却连自己的平安也难保。早上人们欢喜地看着鸽子是因为鸽

子漂亮，象征和平；晚上人们吃鸽子时，却完全没有想到这层意思了，只管它的

鲜美的肉了。多么残酷的命运，多么残酷的人类，多么无情的人类。作者透过和

平鸽“和平”的表层，揭开虚假的面纱，直面其悲惨的命运，抵达了这一现实的

本质。作者最后写到“我为它们有着一个美丽的名字，漠漠然地自身不保而悲哀。”

一个美丽的名字，却有一个悲哀的命运，甚至与美好名字意味完全相反的遭遇，

这确实叫人感慨。就像你祝别人身体健康，结果人家第二天就住医院了。这里从

哲思上升到了一种对世界万物的同情和悲悯。他擅于比较，擅于联想，擅于“尺

水兴波”，让文章意味深远，久读不厌。这就是司马攻哲思式的诗性智慧。 

类似的主题在《我站在古董摊前》也有体现。作者写那些仿制的古董，对这

类虚伪的东西大行其道十分感伤，接下来作者注意到一枝象牙制的厘秤，而这枝

厘秤“懒得”为古老的是非作个公平的衡量。“这枝小小的厘秤怎有能力负得起

那么多的错综复杂的，沉甸甸的重载。”甚至这枝秤自身也面对待价而沽的命运。

公平已经无法衡量，而且连“公平”本身也可被交易、出卖。这样一思考，秤的

意义就超出了其本身。这样的反思与追问是思维的锻炼，读者自然喜欢读。 

类似的文章在司马攻散文里还有很多。我们看另外一篇《花环的梦》，这篇

三百字左右的文章应该叫做散文诗，因为其描写对象美，语言也美，而且还短小

精悍，充满哲理。茉莉花有她的梦，停在她花瓣上的蝴蝶有自己的梦，来采蜜的

蜜蜂也有她心中的梦，当花朵被人摘下来后，编花环的人有了自己的梦，当花环

被人献出后，梦就寄托给了陌生人。这一连串“梦”的转移，既是梦的承接，也

是梦的转化。但是最后梦去变得不那么快乐，因为人为了各种目的使“梦”的传

递并不自由，梦在“人”这里就终结了。“他们无可选择地被拿去献给陌生的人。

他们的梦开始寄托在陌生的人的身上。”这是多么无奈又令人惋惜的事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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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部分接着写到一个编花环的女人的状况，她为了给爱人编织花环，打了千

千万万的结，这些结结在她的心上，她解不开这些结。“她的梦渐渐地在僵化。”

作者巧妙地以编花环来象征一份执着的感情付出。由于付出的多了，也舍不得放

弃了，感情就固定了，所以梦就僵化了。第三部分延续了这种思路，把花环的象

征又上升了一个层次，且看文章的描写： 

“颈上挂花环的人更有他的梦。挂着相同的花环的人有着不同的梦。 

美梦，噩梦，是刚开始的梦，还是即将结束的梦！ 

挂花环的人啊！除了你自己心中的梦之外，还有那花环的梦，织花环的人的

梦，都加在你的身上。 

颈上的花环好重啊！” 

挂相同花环的人有不同的梦，这不是哲学的表述么？这展示了一种外在和内

在，表象和本质的区别。而一个看似简单的花环凝结了多少人的“梦”！正因为

如此，这个花环显得格外的重。作者给“花环”赋予了诗意，并把爱的传递以“花

环”的传递加载来象征，这就是哲思式的诗性智慧，道理讲得聪明巧妙，又富有

诗意。 

 

小 结 

 

 散文的“人格本体性”，是指作者把带有浓烈的个人风格的体验和情感融入

到文本中，使散文具有了与作者人格相一致的气质。司马攻的散文由于作者的个

人经历——早年从中国移民到泰国，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成年在泰国经商

的起伏，使其经历了人生的酸甜苦辣。中年游历欧美各国，是心灵的放松和灵魂

的寻找。——而带呈现出几个特点：精神主体的独创性与心灵自由化，融入与表

现本真的生命内涵，禅宗式、哲思式的诗性智慧。一，精神主体独创性是指司马

攻散文“敏感多情（特别是乡情）”，“笔调温和”，“化俗为雅”，这是司马

攻散文的几个标签。心灵自由化指的是因为作者无所他求，只是纯粹的爱好，又

不受政治、金钱的束缚，可以自由表达情感和想法。二，表现本真的生命内涵，

首先“本真”包括心灵的本真、感情的本真和生命的本真。这里主要指散文以表

现生命本真为主题，关注生命体命运的特征。笔者主要列举了《抗浪鱼》中对抗

浪鱼拼搏精神的赞扬，和对人类利用这种精神来捕杀抗浪鱼的反思。另外还有作

者的悼文，这些文章都是作者发自内心，受着强烈的情感驱动而写的，所以是集

中体现他本真的文章；而且这些悼文对生命长度，生命轮回的思考都体现了深刻

的生命内涵。三，禅宗式、哲思式的诗性智慧。禅宗是中国传统诗性智慧的最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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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凝结，哲思则更多的带有西方思辨哲学的特征，由于司马攻受到多种文化的

熏陶，他可以同时做到二者兼有，这在他的散文里并不鲜见。笔者列举了《兰姐》

（讲述作者悟道“凡事皆有例外”，不要拘于刚性规则）、《化得水仙开花来》

（讲述血缘，人缘，文学缘等“缘”，表现“缘”的玄妙和实在）说明其禅宗智

慧，列举了《鸽子的悲哀》（鸽子名为“和平鸽”，却自身平安不保，被人类贪

食）、《花环的梦》（花环的各个环节都是情感的传递，花环不是花环，而是爱、

梦想、希望的凝结）说明其哲思智慧。至此，我们完成了对司马攻散文人格本体

性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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